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梦回北京

王德威

　　北京（或北平）叙事是台湾及海外文学的一个小传统。员怨苑园年代，唐

鲁孙（员怨员缘—员怨愿缘）以一系列追怀古都饮食风情的文字引起广大回响。一时

之间，像是号称“老盖仙”的夏元瑜（员怨员猿—员怨怨缘）、名报人及小说家陈纪

滢（员怨员缘—员怨怨苑）、学界耆宿梁实秋（员怨圆园—员怨愿苑）以及后来以《喜乐画

北平》见知的喜乐（员怨员缘— ）、小民（员怨圆怨— ）夫妇等，都曾与唐相互

唱和。透过他们的文字，旧京的风华仿佛又熠熠生辉起来。

　　这些作者所烘托的北平知情守礼，韵味悠远醇厚。在他们笔下，同仁

堂、瑞蚨祥这些老字号总让客人宾至如归；杨小楼、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小翠

花、马连良、金少山⋯⋯多少角儿，名噪一时。城里的节庆喜丧永远有规有

矩，从出生的洗三抓周到大去的送殡出殃，都有讲究。尤其饮食，热豆汁、

涮羊肉、茯苓饼、碗豆黄、奶酪、灌肠、炒肝儿，冬天夜半叫卖的冻梨、心

里美⋯⋯求之他处，何可复得？当然，遍布城内外的古迹名刹，宫殿园林，

千万的胡同人家，还有那一大圈城墙，更是老北京安身立命的所在。这里曾

是六百年的帝都，一景一物，都有它的来头。

　　员怨源怨年前后，上百万的军民曾随国民党政府播迁来台。他们背井离

乡，常怀故园之思。到了苑园年代，当令的政治论述已由彼岸过渡到此岸，

怀乡者的热情也似乎因为时移事往，而渐渐由浓转淡。唐鲁孙和他的北平知

交却在此时异军突起，就不能不令人另眼看待。离开北平二十多年了，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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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渐渐老去，他们立意要记下所思所怀，自是人情之长。而相对的，他们

心中的北平印象非但不曾褪色，反而益发鲜明活泼起来。梁实秋记得小时候

吃春饼的盒子菜（《雅舍谈吃》）；郭立诚（员怨员缘—员怨怨远）不忘饽饽铺油

盐店，羊肉床子猪肉杠（《故都忆往》）；白铁铮遥想当年上元中秋重阳

端阳的礼尚往来（《老北平的故古典儿》），齐崧、刘嗣、丁秉 虽则是

一再回味四大名旦、言高谭马的台上台下（《谈梅兰芳》、《国剧的角色与

人物》、《孟小冬与言高谭马》、《国剧名伶轶事》）；甚至“台湾姑娘”

林海音（员怨员愿—圆园园员）在北平一住二十六年，再也不能忘情当年的城南旧

事种种（《我的京味儿回忆录》）。要不是这座古城的蕴藉丰厚，地灵人

杰，也不可能有如此历久而弥新的魅力。

　　在唐鲁孙、侯榕生等人的北京纪事将近三十年后，旅美作家张北海

（张文艺，员怨猿远— ）出版了长篇小说《侠隐》。这本小说以员怨猿远年到

员怨猿苑年的北平为背景，敷衍了一则侠义奇情故事。这个时期的北平局势暗

潮汹涌，日本人的势力蠢蠢欲动，抗日的活动已自展开。与此同时一场江湖

恩怨面临摊牌阶段。古城里各路人马斗智斗狠，危机一触即发。当卢沟桥中

日两军开火，一切都卷入战争的洪流中。

　　张北海写的虽然是个侠义故事，他最不能忘情的却是故事发生的场

景——北平。在他的笔下，七七事变前夕的古都有着山雨欲来前的宁静。

庙会市集的人群熙来攘往，街头城下的光景一如往日。胡同深处，四合院

里，寻常百姓的生活还是优哉游哉地过着。但立足多少年后的张北海明白，

他是在跨越时空的暌违，观看北京当年的回光返照。贯穿《侠隐》的抒情

风格，恰与故事所要铺陈的电光石火，形成强烈对比。

　　张北海生于员怨猿远年，恰是《侠隐》故事发生的那年。员怨源怨年他随家人

离开大陆，在台湾完成中学与大学教育，之后赴美留学就业，定居以迄于

今。从严格的意义来讲，他的北平经验仅止于少年时期。但这座城市已经让

他难以忘怀。多年以来，张北海以有关纽约生活的散文，享誉海外。然而他

执笔创作首部长篇小说时，这位老纽约却必须回到老北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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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张北海的创作时间与位置，使我们想到了如下问题。比起在台湾曾风靡

一时的唐鲁孙、夏元瑜，甚至侯榕生等这些“老北京”，张北海可说是其生

也晚，他其实错过了前辈作家笔下北平的好时光。到了怨园年代末期，这些

作家或已过世，或已停笔，而在台湾一片本土化的呼声中，故都种种更不折

不扣地成为明日黄花。不仅如此，大陆文学自新时期以降，老中青“京派”

作家又卷土重来。汪曾祺、邓友梅、陈建功、刘心武等雕琢京味语言，描写

京城人事，一时打动不少旧雨新知。比较起来，张北海少小离家，哪里有本

地作家那样多的现成生活资料，供他挥洒？别的不说，他的叙事语言就未必

带着京味儿写作的正字标记。

　　我却认为《侠隐》是近年有关北京叙事的特例。世纪末的北京又经历

了一轮新的大建设。在一片拆迁更新的工事中，蛰居海外的作家却怀着无比

的决心，要重建京城的原貌。当年侯榕生所痛失的城楼必须复原，唐鲁孙所

怀念的生活情调必须唤回。而张北海所依赖的，不是悼亡伤逝的情绪，而是

文字的再现力量。除了怀旧，他更要创造他的理想城市。是在这里，回忆与

虚构相互借镜，印象与想像合而为一。

　　这是“北京”梦华录的又一要义了。当年来台的前辈作家怀念往事无

常，于是有了惊梦之叹，张北海则反其道而行，正准备要悠然入梦。北京的

繁华，他“原来”就已错过，既然如此，他反而得以大肆发挥虽不能至，心

向往之的奥妙。张将《侠隐》故事的发生点设定在他出生的那年——恰是

民国北平繁华的顶点，将故事的主人翁塑造成为由美国回到北京的青年侠

士。种种巧合，不言可喻。

　　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，张的主角回到北京，由秋初到盛夏，度过四时节

令，遍历衣食住行的细节。为了营造叙事的写实气氛，张显然参照了大量资

料，自地图至小报画报、掌故方志，巨细无遗。他的角色特别能逛街走路。

他们穿街入巷，干面胡同、烟袋胡同、前拐胡同、西总布胡同、月牙儿胡

同、王驸马胡同、东单、西四、王府井、哈德门、厂甸、前门⋯⋯所到之

处，旧京风味，无不排挞而来。张北海（或他的角色）几乎像是对照着唐鲁

猿



孙等人的文字，走进了他的前世，他的梦中北平：

　　

　　他隐隐有一点儿回家的感觉，虽然北平也不是他的家⋯⋯但是今天，

晒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，一溜溜灰房儿，街边儿的大槐树，洒得满地的落

蕊，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儿，一阵阵的蝉鸣，胡同口

儿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车，板凳儿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的老头儿，路边的

果子摊儿，刚才后头跟着的那几个小子，秃头流鼻涕的小伙计⋯⋯他觉得

心中冒着一股股温暖。

　　

　 《侠隐》所渲染的并不仅止于大量北平的生活特征，景观符号。在这些

“写实”印记之上，我们不曾忘记小说本身极度“不写实”的色彩。这是一

个有关侠客复仇的故事，有师门血案，万里寻凶，更有侠情义胆，快意恩

仇。种种旧派江湖小说的人物与行动被穿插在北平日常生活的描写里，由此

所造成的叙事风格的反差，在在引人侧目。时序已经到了民国二十五年，就

算北平饶有旧日遗风，江湖会党的那一套恐怕也已经过时。更不可思议的

是，美国医生记者、日本特务、时髦男女，也都涉入复仇的恩怨中。

　　张北海如此怀念、书写北京的方式，识者或要不以为然。然而换个角度

来看，这何尝不就是“他的”故都春梦？出虚入实，他的北京不乏人情世故

之美，也无从避免已经和将要发生的忧患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北京仍然拥

有自己的传奇。这是历史神秘的一刻，最家常的和最不寻常的场合交相为

用。日本人的天罗地网挡不住神出鬼没的燕子李三；冬夜的胡同再怎么弯曲

寒冷，回到旧京的游子还是能找到心上人的门来。

　　但传奇何必只是匪夷所思的事情？员怨猿远到员怨猿苑年的北平，洋人可以坐

在四合院的天棚底下喝威士忌；好莱坞的 Ａｎｎａ Ｍａｙ Ｗｏｎｇ可以向名媛唐凤

仪买到便宜珍珠项链；真光戏院的首轮西片上演着；旧派宅子里的堂会一样

锣鼓喧天。中西新旧的事物都能在北京找到适当的位置。而一切的一切都必

须融入四时更替的生活礼仪中，从中秋到冬至，从春节到元宵，再到清明，

到端午⋯⋯再到卢沟桥的那一声枪响。
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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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世纪末的纽约，张北海如是地写着北平。他写的当然是一个有关巨大

时差的故事。与他的前辈不同，他不再苦苦追忆那失去的盛年，反而能仔细

咀嚼北平宜古宜今的都会魅力——一种最特殊的现代性。一切可信的和不

可信的，记得的和不记得的，恍然都暂时抹去了时间的向度，权充说故事者

的材料。惟其如此，他下笔反而有了一种意外的从容。

　　在记忆的尽头，想像豁然开朗。我们可以这么说吧：有多少夜阑人静的

时分，张北海就是他笔下的那个年轻侠士，一身轻功，飞檐走壁，从一个胡

同溜向另一个胡同，从一堵墙头蹿上另一堵墙头。他隐入古城的黑暗阒寂

里，寻寻觅觅。这仿佛是梦游者的旅行：他找的是有关自己前世今生的印

记，梦同北京的线索。

　　我以为《侠隐》的出现，标志着过去半个世纪的台湾——以及由台湾

延伸而出的海外——有关北京写作的转折点。俱往矣。当年流寓台湾和海

外的“老北平”多已老成凋谢，就算他们有机会旧地重游，也难免不兴起人

事两非的感慨。张北海离开北平时年纪还小，但一鳞半爪的经验已足以让

他想像，有那么几年，各样的故都百态、春明好景，如何曾乍现即逝。南

宋《东京梦华录》所描写的东京，早已荡然无存。北京梦华录所描写的

北京，又有多少痕迹，留得下来？瞬息京华，求诸他日，惟有梦寐，惟有

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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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序

　　这里的北京，不是今天的北京。

　　这里的北京，是没有多久的从前，古都改称“北平”那个时代的昨日

北京。

　　故事的历史背景，其事件、人物、市容、生活等等，作者都力求符合

史实。

　　虚构部分则纯属虚构。

　　抗战烽火前夕，走进这虚实两个世界，是一位现代江湖游侠——越洋

归来，替天行道，一了恩仇，穿云而去。

　　感谢世纪文景为我出这本小说。《侠隐》因而再次回到了北京，也因而

有缘与各地读者相会。

　　

圆园园苑年，纽约

苑



员．前门东站

　　本来应该下午三点到站的班车，现在都快六点了，还没一点儿影子。

　　前门外东火车站里面等着去天津，等着接亲戚朋友的人群，灰灰黑黑一

片，也早都认了。一号月台给挤得满满的，不怎么吵，都相当耐心地站着，

靠着，蹲着，聊天抽烟。不时有人绕过地上堆着的大包小包行李，来回走

动。不时有人看看表。不时有人朝着前方铁轨尽头张望。

　　在这座火车棚下头黑压压一片人海后面一个角落，笔直地立着一身白西

装的史都华·马凯医生。他个子很突出，比周围的人高出至少一个头。浅黄

的头发，刚要开始发灰，精神挺好。

　　他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，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人向他点头微笑，打个

招呼，“来接人啊，马大夫？”马凯医生也就用他那几乎道地，可是仍然带

点儿外国味儿的北京话回应，“是啊。”

　　马凯医生是北平特有的那一类外国人。上海天津都少见。这些人主要是

欧洲人和美国人。他们不光是那些来这儿教书，传教，行医和开办洋行的，

还有姘了中国女人的，来冒险发财的，开面包房西菜馆子的，更别提那批流

亡定居的白俄。反正，不管这些人在这儿干什么，先都是因为工作而来，住

上了一年半载，再两年三年，然后一转眼七年八年，再转眼就根本不想回国

了，也回不去了。有的是因为这儿的日子太舒服了，太好过了。有的是因为

已经给揉成了一个北京人。别说回国，叫他去南京他都住不惯，干脆在这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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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养老。

　　马大夫就是这一种，尽管他离退休还有一阵。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

院刚实习完毕，就和新婚夫人依丽莎白来到北京，刚好赶上中华民国成立。

后来凡是有生人问他来北京多久了，他就微微一笑，“民国几年，我就来了

几年。”

　　马凯医生点上了一斗烟，才吸了两口，一声笛响，一阵隆隆之声，一片

欢叫。他抬起左手看了看表，天津上午十点开出来的这班北宁特快，终于在

下午六点半进了北平前门东站。

　　火车还没喘完最后一口气，已经有不少人在从车窗往外面丢大包小包，

月台上一下子大乱。喊叫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。马大夫还是一动不动，喷着

烟斗，从他面前一片波动的人头上遥望过去，注意看着一个个下车的乘客。

　　他移动了几次，让路给提着扛着包袱箱子，背着网篮铺盖的出站。月台

上更吵更乱。刚下车的全在跟来接的人抱怨，有的开口大骂，都他妈的是关

外的车误点，在天津就等了一个多钟头才上，到了廊坊又等⋯⋯

　　他慢慢反着人潮往前走了几步。火车头嘶地一声喷出一团茫茫蒸气，暂

时罩住了他的视线，而就在那团乳白气雾几乎立刻开始消散的刹那，马大夫

看见了他。

　　他从那团白茫茫中冒了出来。个子差不多和马凯医生一样高。头发乌

黑，脸孔线条分明，厚厚的嘴唇，稍微冲淡了点有些冷酷的表情。米色西

装，没打领带，左肩挂着帆布背包，右手提着一只深色皮箱。

　　他也看见了马大夫，又走了几步，放下箱子，在嘈杂、拥挤、流动的人

潮之中站住，伸出了手臂，紧紧搂着赶上来的马大夫。

　　这一下子就招来后头一声声“借光⋯⋯”“劳驾⋯⋯”“让让⋯⋯”

　　马大夫伸手去接背包，“来。”

　 “我来。”

　 “那给我你的票。”

　　两个人随着人潮往外走。人出去得很慢，车站查票口只开了两个。轮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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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的时候，马大夫把车票和月台票一起交了，然后一指广场右前方，“车

在街对面儿。”他们躲过了一个个扛行李的，又给挤上来的好几个拉洋车的

给挡住了。

　 “还是我给你背一件吧。”

　　他们左让右让，穿过了比站内还更挤更吵更乱的人群，洋车，板车，堆

的行李，汽车卡车。

　　没多远，可还是走了快十分钟，才走到城墙根一条土马路后头斜坡上

停着的那辆黑福特。两个人把行李放在后座，上了前座。车站塔楼大钟刚

过七点。

　　马大夫没发动，静了几秒钟，偏过头来，“摘下墨镜，天然，让我先看

看你的脸。”

　　天然慢慢取下了太阳眼镜。马大夫仔细观察了半天，又伸手推了推他的

下巴，察看右脸，点了点头，“不错，连我⋯⋯不说都看不出来，”他顿了

一下，“还满意吧？”

　　天然轻轻微笑。

　　马大夫发动了车。天然摸了摸面前的仪表板，“还是那部？”马大夫点

着头，慢慢开下小土坡，又等着一连好几辆洋车过去，才开过那座带点日本

味儿的欧式东站的广场，上了东河沿。走了没一会儿又上了正阳门大街，再

顺着电车轨道，挤在一辆辆汽车、自行车、洋车，还有几辆手推车和骡车中

间，穿过了前门东门洞。

　　两个人都没说话。马大夫专心开着车，习惯性地让路，偶尔猛然斜穿过

来一辆洋车，他也不生气。天然坐在他右手，闲望着前面和两旁闪过去的一

排排灰灰矮矮的平房。黑福特刚过了东交民巷，就拐东上了长安大街。

　　说是入秋了，宝石蓝的九月天，还是蛮暖和的，也没刮风。路上行人大

部分都还穿单。七点多了，天还亮着，可是崇文门大街上的铺子多半都上了

灯。天然摇下车窗，点了支烟，看见刚过东总布胡同没多久，马大夫就又右

转进了干面胡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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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才一进，马大夫就说，“到了，十六号⋯⋯”同时按了下喇叭。左边一

道灰墙上一扇黑车房门开了。马大夫倒了进去，“我们那年从美国回来买

的，还不错，两进。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教书的美国学校，就在前面几步路。”

　　一出车房就是前院。马大夫领着天然穿过垂花门，进了内院。灰砖地，

中间一个大鱼缸，四个角落各摆着两盆一人多高的石榴树，和两盆半个人高

的夹竹桃。他们没走游廊，直接穿二院上了北屋。

　　他跟着马大夫绕过中间那套皮沙发，再沿着墙边摆的茶几凳子，进了西

边内室睡房。

　 “厕所在里面，你先洗洗，我在院子等你⋯⋯”马大夫顿了一下，面带

笑容，伸出来右手一握，“欢迎你回家，李天然。”

　　是个白色西式洗手间。李天然放水洗了个快澡。出来发现他的背包皮箱

已经给放在床脚。他围着大浴巾开箱找衣服。

　　他不算壮。因为偏高反而显得瘦长。可是很结实，全身绷得紧紧的。他

很快穿上了条藏青帆布裤，上面套了件灰棉运动衣，胸前印着黑色 Ｐａｃｉｆｉｃ

Ｃｏｌｌｅｇｅ，光脚穿了双白网球鞋。出房门之前，又顺手从西装上衣口袋拿了

包烟。

　　马大夫已经坐在院子西北角石榴树下一张藤椅上了。旁边一张铺着白色

台布的小圆桌，上面有个银盘，里面放着酒瓶酒杯，苏打水和一小桶冰块。

马大夫也换了身衣服，改穿一件中式黑短褂。李天然下了正屋台阶，抬头看

了看上空的最后黄昏，坐了下来。

　 “Ｄｅｗａｒ’ｓ？”

　　李天然说好。

　 “冰？苏打？”

　 “冰。”

　　马大夫加冰倒酒，递给了天然。二人无语碰杯，各喝了一口，而且几乎

同时深深吐出一口气。

　 “回来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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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“回来了。”

　 “高兴吗？”

　　李天然微微耸肩。

　 “有什么打算？”

　　李天然微微苦笑，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呆呆看着手中摇来摇去的酒杯，

冰块在叮叮地响。

　 “再说吧。”马大夫抿了一口。

　 “Ｙｅａｈ． ． ．”

　　二人静静喝着酒。一阵轻风，一阵蝉鸣。

　 “这是北平最好的时候⋯⋯”马大夫望着黑下来的天空，“过了中秋，可

就不能这么院里坐了⋯⋯”

　 “这几年听见什么没有？”

　 “没有⋯⋯”马大夫摇摇头，“我来往的圈子里，没人提过。”

　 “再说吧。”

　 “再说吧。”

　　李天然轻轻一笑，“我现在有的是时间。”

　 “也不见得。”

　 “怎么讲？”

　 “怎么讲？⋯⋯”马大夫欠身添了点酒，加了点苏打水，“你们今天⋯⋯”

　　一个老妈子端了盏有罩的蜡烛灯过来，摆在桌上，“什么时候吃，您说

一声儿。”

　 “刘妈⋯⋯”马大夫用头一指，“这位是李先生，丽莎和我的老朋友，会

在咱们这儿住上一阵。”

　 “少爷。”刘妈笑着招呼，搓着手，转身离开。

　　马大夫等她出了内院，“你们今天这班车，为什么误点？”

　 “哦⋯⋯”李天然明白了，“你是说日本人？”

　 “日本皇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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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“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　　马大夫脸上显出浅浅一丝微笑，“日本人一来，你那个未了的事，怎么

去了？”

　　李天然闷坐在藤椅上，没有言语。马大夫也只轻轻吐了一句，“再说

吧⋯⋯”

　　李天然还是没什么反应。马大夫举起了酒杯，“不管怎么样，Ｍａｇｇｉｅ

的事，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和我⋯⋯我们谢谢你⋯⋯还有，我们实在抱歉你吃的这

些苦。”

　　天然抬头，“您怎么说这种话？那我这条命又是谁给的？”几声蛐蛐儿

叫。天一下子全黑了。

　　刘妈又进了院子，“八点多了，开吧？”

　　马大夫看了看天然，“开吧。”

　　他们进了东屋，坐上了桌，才都觉得饿了。

　　巴掌大的猪油葱饼。李天然吃得又香又过瘾。爆羊肉，西红柿炒蛋，凉

拌黄瓜，香椿豆腐。家常菜，五年没吃了。

　　还没下桌，马大夫叫刘妈去找她先生老刘进屋，给天然见见。老刘出房

之前问早上想吃什么，还没等李天然开口，马大夫就说，“烧饼果子——”

　 “和咖啡。”李插嘴。全笑了。

　　他们又回院里坐。刘妈给他们换了根蜡，又摆了两盘蚊香，添了冰块。

马大夫说没事了，叫他们休息。李天然乘这个机会起身回屋，取来丽莎给马

大夫的一架新 Ｌｅｉｃａ，女儿送爸爸的一本皮封日记，还有他选的一支黑色镶

银的钢笔。

　 “都是你们商量好的吧？”马大夫高兴地左看右看一个个礼物。

　 “全是 Ｍａｇｇｉｅ的主意。她觉得你应该把这些年来在北平的事情都记

下来。”

　 “其实我早就开始了⋯⋯只不过没有用这么漂亮的相机，这么漂亮的日

记本，这么漂亮的自来水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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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各屋都黑黑的，只有院里那盏烛灯发出一团半黄不亮的光。天上也黑黑

的，没月亮，就几颗星星。没有风，空气很爽，有点儿凉。秋蝉和蟋蟀好像

都睡了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只有外面胡同里偶尔传过来凄凄一声“羊头

肉”，刺破这安静的夜。“这是北平最好的时候⋯⋯”马大夫自言自语着，

“我够了，你要喝，自己来⋯⋯”他顿了顿，“Ｍａｇｇｉｅ回去上班了？”

　 “我离开之前她刚回去。”

　 “她到底在做什么？”

　 “给个电影制片做助手。”

　 “管倒咖啡？”

　 “管倒咖啡，”李天然笑了，“还管所有杂七杂八的事。”

　 “她喜欢吗？”

　 “好像挺喜欢。”

　 “没事了吧？”

　 “应该没事了。”李天然点了支烟。“她没再提。”

　 “Ｌｉｓａ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　 “没说⋯⋯我看要过了圣诞节，也许过了冬。”

　 “唉！也许再等等⋯⋯”

　 “再等等？”

　　马大夫舒了口气，“你这几年在美国没听说？这儿可不安静。沈阳事变

到现在，华北就没安静过⋯⋯像你今天火车误点的事，经常发生，尤其是

长城战事之后⋯⋯就上个月，日本坦克车已经在长安街上游行了，还有飞

机！⋯⋯你没听说？就上个礼拜，二十九军撤出了丰台⋯⋯”他叹了口气，

“天然，慢慢儿跟你说吧，别刚回来就拿国家大事烦你。”

　　李天然闷闷喝着酒，“会打吗？”

　 “这要看蒋委员长了⋯⋯”马大夫靠在藤椅上仰着头，似乎在夜空寻找

某个星星，“当然，也不光是他了⋯⋯去睡吧，这儿我来收拾。”

　　李天然还是帮着把桌子椅子放在回廊下头，又把酒杯酒瓶盘子收到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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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。马大夫举着烛灯进了正屋，想起了什么，扭头说，“对了，你现在回来

住，总不能老是美国打扮⋯⋯瞧瞧你，明天问问刘妈，找个裁缝去做几件大

褂儿。”

　　马大夫开了灯，吹熄了蜡，又想起了什么，“哦，身上的钱够吗？我是

说，有法币吗？去年改用法币了。”

　 “我天津下船换了点儿。”

　 “好，不够用，先跟老刘拿⋯⋯我明儿一早就去医院，你睡你的⋯⋯

Ｇｏｏｄ Ｎｉｇｈｔ．”

　 “Ｇｏｏｄ Ｎｉｇｈｔ．”

　　李天然进了他西室睡房，洗洗弄弄，脱衣上床，可是半天也睡不着。他

下了床，套上长裤和球鞋，也没开灯，光着膀子，轻轻摸黑出了正屋，下了

院子。

　　他站在那儿，运了几口气，摆了架势，把师父从他刚会跑就开始教他的

六六三十六路太行拳，从头到尾打了一遍。

　　这才觉得身体舒散了，心情平静了。

　　这才又轻轻摸黑上床，也很快就睡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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